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一期（民國九十六年秋季） 89

*

相較於元代，明初器物上的人物似乎十分罕見，一般學者多歸因於洪武人物紋

禁令。但此一認知似乎有待商榷，諸多案例顯示明初人物紋器物確實存在。

本文欲重新審視洪武禁令，藉由「詩意的解釋」、「古先帝王、后妃、聖賢人

物故事」、「孝子順孫、神仙道扮、歡樂太平者」三方面來探討官方用器人物紋的

文樣取材，來了解官方對人物紋的態度以及人物紋所以能存在的意涵，並略述官方

用器文樣與明代畫院的關係。

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紋、禮制、教化

*    作者於文章交給季刊後不久，猝爾病逝。本人忝曾指導其碩士論文，遂於季刊評審會通過刊登此文
之議後，秉筆依評審意見摘其論文原意略作刪修。讀者欲詳其論文全貌，請參考謝玉珍，〈明初官
方用器的人物紋〉，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蔡玫芬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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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太祖實錄》，卷五五，洪武三年八月丁丑條，頁4上。
2      劉新園，〈景德鎮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37；陳
階晉，〈故事的真相與意涵─試談元代工藝作品中的幾件人物圖像與當時的文學之間的關連
（上）（下）〉，220期，頁22-34；221期，頁60-83。蔡和璧，〈由文獻看龍泉窯〉，頁103。

3      沐英（1345-1392），明太祖的養子，明史有傳，見張廷玉，《明史》，卷126，列傳14，〈沐英〉。
4      關於這件梅瓶的年代仍有爭議，部分學者認為是元代的，另有部分學者則認為是明代的。據張
浦生指出「蕭何月下追韓信圖梅瓶」原是開國功臣沐英的陪葬之物。在1950年初盜墓賊將它從
沐英墓盜出，賣予南京夫子廟古玩商陳新民。到三反五反雲起，陳氏交出梅瓶，由南京博物館
收藏。1951年南京文管會和南京博物院共同調查沐英殘墓時，發現墓誌石及蓋、銅喇叭、鐵金
山、銀山、石印、朝珠、玉飾以及哥釉貫耳瓶等隨葬品。前者現藏於南京市博物館，後者藏於
南京博物院。參見張浦生、霍華，〈梅瓶三絕〉，頁78；張浦生、施加農，〈南京地區出土明初
梅瓶淺說〉，頁126。另外據南京市博物館葛玲玲女士的回函指出：「王志敏於《文物》1959年4
期〈近年來江蘇省出土文物〉一文中，曾記載『1950年春南京祖堂山麓明王以旂，出土青花人
物故事梅瓶一件』，所指的應該是此件『蕭何月下追韓信圖梅瓶』，因為江蘇到目前為止沒有發
現第二件青花人物梅瓶。為什麼王先生認為是王以旂墓，不得而知，因王先生去世多年，也無
從調查。」有關「青花蕭何月下追韓信圖梅瓶」的相關資料，承蒙葛玲玲女士給予熱心指點，
特此致謝。

1370

詔中書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王、后妃、聖

賢人物故事、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之形，如舊有者，

限百日內毀之。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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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368-1435

6 

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廖寶秀），《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圖錄》；劉新園，《明宣德官
窯蟋蟀罐》。

6      明代瓷器的製作一般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為洪武至宣德（1368-1435），中期為正統至正德
（1436-1521），晚期為嘉靖至崇禎（1522-1644）。參見耿寶昌，《明清瓷器鑑定》，頁5-171；中
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頁357-390。宣德以後的正統到景泰年間，一向被視為明代瓷
器的「黑暗期」，目前尚未發現帶有此時期銘款的官窯器；對此議題進行研究的學者們認為，正
統以後瓷器風格發展已有轉變。參見謝明良，〈十五世紀陶瓷及其有關問題〉，頁123-146+左6；
劉毅，〈明代景德鎮瓷業“空白期”研究〉，頁55-61。至於社會史關於明代社會風氣與禮制風尚
的奢簡變化，通常劃分自洪武至宣德為初期，正統至正德為中期，嘉靖至崇禎為末期；明初是
「儉樸淳厚」、「貴賤有等」的嚴謹社會；明中期「渾厚之風少衰」，社會漸趨奢侈；到了明末，
則是「華侈相高」、「僭越違式」的社會。參見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
例〉，頁137-159。明中期是風俗由儉樸淳厚轉趨華侈的關鍵時刻。正統年間申禁奢僭的紀錄逐漸
增多，服舍僭禮犯分的情況日益顯著，顯現從明太祖以來建立的秩序逐漸被打破，禮制逐漸鬆
弛。參見林麗月，〈明代禁奢令初探〉，頁5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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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明史》，卷六十八，〈器用之禁〉，頁1672。
8      相關論文參見藤岡了一，〈初期青花の二三〉，《世界陶磁全集11  元明青花篇》，頁182-189；齋
藤菊太郎，〈元代染付考─十四世紀中葉の元青花と元曲（上）（下）〉，頁25-41；19期，頁59-
74；矢部良明，《陶磁大系41 元の染付》；金澤陽，〈青花騎馬人物文壺畫題小考─元曲「破
幽夢孤雁漢宮秋雜劇」との比較檢討─〉，頁111-121；金澤陽，〈「青花騎馬人物文壺畫題小考」
補遺〉，頁17-19；陳階晉，前引文。

9    「雲堂手」，日本用語，通常指青花民窯器上帶有捲曲繁密雲形紋，多用於人物題材以作為空間區
隔。其年代在考古出土文物的驗證下，今多視為十五世紀中葉正統、景泰、天順時的風尚。參見
中澤富士雄、長谷川祥子，《元明の青花》，頁134。

10    金立言，〈明代磁器に見る人物文樣の出典─出光美術館の館藏品から〉，頁1-10。該文對瓷器
定年用早期說法為十五世紀前半。

11    相關文章參見F. Low-Beer, “Chinese Lacquer of the 15th Century,” 154-167；Jan Wirgin, “An
Early 15th Century Lacquer Box,” pl. 7；岡田讓，《東洋漆芸史の研究》；吳鳳培，《中國古代
雕漆錦地藝術之研究》；Regina Krahl, “Chinese Lacquer of th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y,”
10-19.

12    關於雕漆器人物紋的議題，學界多關注南宋樣式雕漆器，明初人物紋的內容較少涉及。參見西
岡康宏，〈『南宋樣式』彫漆─醉翁亭圖‧赤壁賦圖─呂鋪造銘の作品をめぐいつて〉；
Harry M. Garner, “The Export of Chinese Lacquer to Japan in th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6-28.

13    吳鳳培，前引書，圖41；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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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403

16 

1403

17 

14    1972年李汝寬舉出三件明初人物紋雕漆，主要描述年款與構圖，也略提了一件永樂款剔紅長方盤
描寫的內容與竹林七賢有關。另外，1992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東洋漆器展》中有五件明初人物
紋雕漆，將兩件剔紅剔黑山水人物紋漆盤與版畫進行比對，確認為三國志的故事，相關文章參見
Yu-Kuan Lee, Oriental Lacquer Art, pl. 114; James C.Y. Watt and Barbara Ford, East Asian
Lacquer: 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 pl. 26a, 26b.  

15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城隍廟市〉，頁7-8。
16   《善鄰國寶記》，收錄於《續群書類從》，卷八百七十九，頁348；牧田諦亮，《策彥入明記の研究
（上）》，頁333-341。

17    有關明初剔紅器產製年代的討論，Low-Beer歸納出一批十五世紀的剔紅器。Harry Garner曾揭示
永樂年間給日本的國書，但認為剔紅器帶有永樂年款的是後加的。James C.Y. Watt以漆器的製作需
要長時間的概念，說明永樂、宣德剔紅器為前一朝所製作的可能性。李經澤、胡世昌則較堅持永
樂元年所餽贈日本的剔紅器為洪武剔紅器。相關論文參見Low-Beer and Manchen-Helfen,
“Carved Red Lacquer of the Ming Period,”  Low-Beer, 1950, ibid.; Harry M. Garner, 1970-73, ibid.;
Harry M. Garner, “Two Chinese Carved Lacquer Box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41-50. 李經澤、胡世昌，〈洪武剔紅器初探〉，頁56-71；李經澤、胡世昌，〈洪武剔紅器
再探〉，頁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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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九，洪武六年二月壬午條，頁2
19   《明太祖實錄》，卷八十一，頁3下，洪武六年夏四月癸巳條。

盒
八 角 盒 頂刻人物故事、邊刻四季花、足刻回紋隔子金 徑15.3公分、高4.6公分

圓 香 盒 頂刻人物故事、邊刻回紋 徑15.3公分、高5.7公分

頂刻人物故事、邊刻四季花、外刻香草 徑22.4公分、闊17.4公分、
高2.8公分

條 環 樣 頂刻人物故事、邊刻四季花、外刻四季花 徑24.9公分、闊19.5公分、
臺　盤 高3.2公分

頂刻人物故事、邊刻四季花、外刻四季花毬紋 徑23.1公分、闊16.5公分、
高2.8公分

圓　　樣 裡刻人物故事毬紋、外刻四季花 徑20.2公分、高2.8公分

香　疊 底蓋四疊 頂刻人物故事、邊刻四季花 徑11公分、高13.5公分

底蓋三疊 頂刻人物故事、邊刻寶相花 徑12.4公分、高12.1公分

葵花樣 鑑粧四屏 頂刻人物故事、邊刻四季花 徑27.3公分、高39公分
鑑粧

附註：此表格器物的尺寸乃參照李經澤、胡世昌〈洪武剔紅器初探〉一文，原始丈量尺寸如八

角盒徑一尺三分高四寸九分。（製表日期：2005/1/26）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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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0   （明）李東陽奉敕編纂，《大明會典》，卷六十二，〈房屋器用等第〉，頁1。以下通稱《（萬曆）
大明會典》。

21   《（萬曆）大明會典》，卷一百六十五，頁8。
22   《明太宗實錄》，卷九十，永樂七年夏四月甲午條，頁3-4。
23   （明）戴金奉敕編修，《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二十二，頁五四六，「製造人匠問罪例」：「查得
永樂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該行在禮部左給事中張益、同科給事中張信於奉天門節該欽奉太宗文皇帝
聖旨：服飾器皿已有定制，如今又不一著行的，恁說與禮部，著他將那榜上式樣畫出來，但是匠
人每給與他一個樣子，著他看作，有違了式做的，拿來凌遲了。」與前註實錄所載年月相同，應
是同一指令。

24   《五倫書》共六十二卷，宣德中敕編未成，正統八年，英宗命翰林儒臣續編。正統十二年五月初
二書成。計有總論一篇、君道二十二篇、臣道三十三篇、父道二篇、子道三篇、夫婦之道一篇、
兄弟之道一篇、朋友之道二篇，共六十二篇。參見（明）朱瞻基（宣宗），《五倫書》，頁1-16。

25   《五倫書》，卷十六，〈君道．正名〉條，頁26-27。
26    趙令揚，〈明宣宗《五倫書》中對明太祖之評價〉，頁135。
27    如《明宣宗實錄》，卷六六，頁4下，宣德五年五月壬子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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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謝玉珍，〈明初官方器用、服飾文樣的限制─以明初貴族墓葬的隨葬品為例〉，頁107-108。
29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二十二，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已巳條，頁2。
30    同註19。
31    施靜菲，〈元代景德鎮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中的角色和性質〉，頁158-164。
32    張廷玉修，《明史》，卷五十，〈禮志四〉，歷代帝王陵廟、三皇。
33    同前註，〈禮志四〉，聖師、至聖先師孔子廟祀。

28 

1
29 

30

31 

32 33 



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紋的意涵 97

34 

凡樂人般作雜劇戲人，不許粧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

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粧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

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不在禁限。35

36 

此言褻慢神像罪也。歷代帝王、后妃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之神

像，皆官民所當敬奉瞻仰者，皆搬作雜劇用以為戲，則不敬甚矣。故違

者樂人滿杖，官民容粧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

事關風化，可以興起激勸人為善者，聽其粧扮，不在應禁之限。37

38 

34   《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九，洪武六年二月壬午條，頁2：「詔禮部申禁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聖
帝、明王、忠臣義士為優戲，違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聖賢衣冠為伶人笑侮之飾，以
侑燕樂，甚為瀆慢，故命禁之。」

35    山根幸夫題解，《（正德）大明會典》，卷一百四十二，頁3。
36    田濤、鄭秦點校，《大清律例》，卷三十四〈刑律‧雜犯〉，頁539。
37  （清）黃恩彤撰，《大清律例按語》，清道光二十七年海山仙原刊本，卷二十六，〈刑律‧雜犯〉。
38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條，頁2下-3上。



39   （明）孫承澤，《硯山齋雜記》，卷四，〈窯器〉，頁19。
40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二十八，頁32；（明）謝肇淛《五雜俎》，頁352；（清）許之
衡，《飲流齋說瓷》，頁204。

41  （清）《南窯筆記》，頁316-317。
42    廖寶秀，前引書；劉新園，《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周華，〈從桂林博物館藏兩件青花梅瓶看宣
德青花瓷畫的詩情畫意〉，頁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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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材 器　　　　　物　　　　　紋　　　　　飾

古先 宋太祖* 永樂剔紅五老委角方盤（北京故宮博物院）

三顧茅廬* 十五世紀三顧茅廬圖罐

帝王、 陶淵明* 明初剔紅游歸圖葵瓣式盤（北京故宮博物院）

周敦頤 剔紅觀蓮圖（日本收藏）

聖賢 林和靖 剔紅孤山庭院圖盒、剔紅人物樓閣盒（北京故宮博物院）

孟浩然* 永樂款攜琴訪友圖剔紅盒（國立故宮博物院）

人物 嚴陵釣叟* 剔紅釣叟圖兩撞委角方盒（北京故宮博物院）

商山四皓* 剔紅對奕圖橢圓盤（日本收藏）

故事 伯牙、鍾子期 剔紅聽琴圖八角方盒（北京故宮博物院）、

剔紅人物圖橢圓盤（倫敦維多利亞‧艾伯特博物館）

孝子
曾參心痛 宣德款青花三友人物碟（國立故宮博物院）

蔡順拾椹* 宣德款青花三友人物碟（國立故宮博物院）
順孫

姜詩湧泉躍鯉* 宣德款青花庭園仕女碗（國立故宮博物院）

八仙* 明永樂剔紅圓盒（Aberdeen City Art Gallery）

漢鍾離、呂洞賓* 剔紅多層香盒（愛丁堡蘇格蘭國立博物館）、

剔紅問道圖兩撞方盒（北京故宮博物院）

岳陽樓* 剔紅四賢圖委角方盤（Figgess收藏）

神仙 黃鶴樓 剔紅黃鶴樓圖葵瓣式盤（北京故宮博物院）

韓湘子* 明初剔紅屏風（德國Linden博物館）、

剔紅獻花圖菱式盤（北京故宮博物院）

西王母* 剔紅祝壽菱花式盤、永樂無款青花仙人碗（國立故宮博物院）

道扮 邊洞玄* 宣德款青花仙女碗（國立故宮博物院）

毛女* 明宣德窯青花山水人物碗（國立故宮博物院）、

剔紅祝壽菱花式盤（日本東方漆藝研究所）

廣成子* 十五世紀初官方剔紅圓盒（Freer Gallery of Art）

王質* 永樂款剔紅人物圖圓盒（國立故宮博物院）

劉晨、阮肇入天臺* 明初剔紅放鶴圖圓盒（國立故宮博物院）

＊代表有相關的小說或戲曲（製表日期：200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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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廖寶秀，前引書，圖146。
44    同上註，圖171。
45  （清）曹寅奉敕編，《全唐詩》第六冊，頁1919。
46    桂林博物館藏兩件青花梅瓶亦見描繪「撲流螢」和「蕉葉題詩」兩個詩意題材，參周華，前引
文，頁68-73。

47    廖寶秀，前引書，圖144；劉芳如、張華芝編，《群芳譜─女性的形象與才藝》，頁46。
48   （明）謝承舉，〈掬水月在手畫屏〉：「院涼夜彩流金蟾，海空秋華開素 ，含情欲共嫦娥語，
畫簾鉤上真珠簾，姮娥住老廣寒殿，金樹銀花四遮面，癡情苦思招不來，千古萬古誰能見，銅盆
一掬太液清，金蟾墮水秋分明，兩輪上下互相蕩，團團似愛纖纖擎，……」參見《歷代題畫詩
類》，卷五十九；畫屏描寫的情景正能貼合宣德官窯瓷器「掬水月在手」一景。另外，明人（不
記名）樂府詩：「〈惜花春起早〉早起因花一夜狂風不住刮，恐傷薔薇架，怕損荼蘼掛，推枕離
床榻自嗟呀，起整花叢，驚覺宿林雅露濕滲波涼更滑。〈愛月夜眠遲〉愛月登樓碾破，銀河碧漢
流，皎潔明如晝，光射紗窗透，萬里楚天秋霧浮，收賞翫銀蟾，不覺三更後，斗轉星移尤未休。

2

43

3

44 

45 

46 

4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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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993

5
50 

51 

52 

53

6

54 1460-1535
55 7

1127-1206

〈掬水月在手〉月色熒光滴露，梧桐夜涼淺淺，銀波漾高捧花臺放，盆內玉纖長弄蟾光，十指纔
舒寶鑑來掌上，恰似嫦娥對鏡粧。〈摘花香滿衣〉花木芳菲萬紫千紅似錦堆，採了欄邊桂，又採
籬邊瑞，竹籃手中提，喜忘歸衣蕩，花枝惹得馨香氣，急至回頭日墜西。」樂府內容描寫多能與
宣德官窯瓷器的情景相合，參（明）《雍熙樂府》，卷六。

49    此龍泉窯碗腹部模印四仕女圖，間以「異花春起早」、「春花香滿衣」、「掬水月在手」、「愛月
夜遲眠」四詩句紋。見楊玉敏，〈常州博物館藏龍泉窯瓷器研究〉，頁88。

50    炎黃藝術館，《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圖179。
51    劉芳如，〈詩情與畫意─選介宋代翎毛冊頁〉，頁121-131。
52    劉新園，《明宣德官窯蟋蟀罐》，1995。
53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63。
54    同上註，圖58。
55    周臣〈閒看兒童捉柳花〉未繫年，成作時間大約在正德年間（1510）頃，屬周臣中期作品。明著
錄中記載戴進也繪有〈閒看兒童捉柳花〉，目前未見其跡，相關圖錄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
員會編輯，《明代中葉人物畫四家特展─杜菫、周臣、唐寅、仇英》，圖2；Wen C. Fong, et.,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384；詹景鳳，《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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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仇英的《人物故事冊》裡，也有一開畫〈捉柳花〉，故事情境彷彿，參見劉芳如，〈明中葉人物
畫四家（二）周臣〉，頁102-103。

57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4─明》，圖117，頁116。
58    廖寶秀，前引書，圖150，頁354。
59    Lee Yu-Kuan, Oriental Lacquer Art, pl. 108.
60    廖寶秀，前引書，圖172。此一題材亦見於宣德官窯瓷器中的高足碗、高足杯等器形的紋飾。
61   （清）朱琰，《陶說》，頁34-35。
62    廖寶秀認為此景即蘇軾〈海棠詩〉，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委會，《文學名著與美術特展》，頁

183，圖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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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378-

1448 64 

2. 

65 

66

67 68 

69

70 

63   （宋）陳思，《海棠譜》，卷下，頁三。
64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頁39-72，收錄有（元）岳伯川，《夢斷楊貴妃》及明初《明皇村
院會佳期》等曲目。

65    張廷玉，《明史》，卷五十，〈禮四．歷代帝王陵廟〉。這從祀者幾經討論去取，確定三十七人為
風后、力牧、 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
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
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等。

66    同上書，卷五十，〈禮四．先師孔子〉。從祀的先儒包括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
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修、邵
雍、張載、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許衡
等。

67    郭磬、廖東編，《中國歷代人物像傳》，第一冊。
68    同上註。
69    所列圖像人名，見《故宮書畫錄》，頁63-64。
70    同上註，頁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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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單國強，《明代繪畫史》，頁9-10。
72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59。
73  （明）羅貫中《宋太祖龍虎風雲會》，頁1-62。
74  《明史》，卷五十，〈禮四．歷代帝王陵廟〉，太祖以「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從祀」。
75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卷八十三，〈嚴光傳〉，頁2763-2764。
76  《鍥注釋增補書言魚倉故事》，頁542。
77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錄》，頁65。
78    明宗室天然重刻本，《歷代古人像讚》，頁124。

71 8

72 9

73 

74 

10

75 

76 

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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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81 

82 

83 

84 11

85 

79   （明）劉若愚，《酌中志》，頁108。
80    此碟底近左處，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製」，蓋在被塗掩的永樂款上。朱家溍，《中國漆器全集5
─明》，圖21。

81    周蕪、周路、周亮，《建安古版畫》，頁327。所引為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明）張士俊編，《大備
對宗》，萬曆二十八年建陽書肆萃慶堂余氏刻本，共十九卷，每卷卷首有圖，作單頁整頁式。

82   （明）梁潛，《泊菴集》，卷十三，〈商山四皓贊〉，頁1-2。
83   （明）朱有燉，《福祿壽仙官慶會》。
84   《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3─漆器》，圖115。
85   （明）朱有燉，《孟浩然踏雪尋梅》，收錄於《奢摩他室曲叢》雜劇之屬《誠齋樂府》，據宣德憲
藩本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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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54。
87  《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3─漆器》，圖110。
88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7─元》，圖179。
89    宋梁楷〈東籬高士圖〉、宋李公麟〈歸去來兮圖〉、元趙孟頫〈畫淵明歸去來兮圖〉以及明唐寅
〈採菊圖〉等皆頭戴漉酒巾、披氅、曳杖表現陶淵明的形象，其中〈東籬高士圖〉、〈採菊圖〉更
添加持菊的意象。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淵明逸致特展圖錄》，圖1、圖2、圖13、
圖14。

90    王耀庭，〈淵明逸致的形象〉，頁20-21。
91    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圖Ⅵ-75，器物處，〈故宮
文物赴德展〉，頁11。

92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68。
93    同上註，圖69。

86 12

87 

88 

89 

90 

91 13

9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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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95 

1426-63

Herbert Irving

96 1994

97 

3. 

(1) 

94    歐純純，〈林和靖詠梅詩對後世相關詩題創作的影響〉，頁90-106。
95    朱家溍，《中國漆器全集5─明》，圖32。
96    James C. Y. Watt and B. B. Ford, ibid., pl. 26a.
97    朱裕平，《元代青花瓷》，頁106，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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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頁39-72。
99  （元）郭居敬編，《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明洪武年間閩建書林刊本，錄詩二十四首，圖二十四
幅，以上圖下文，圖文並置的方式展演二十四孝故事。

100  廖寶秀，前引書，圖175，頁404。
101（元）郭居敬編，《全相二十四孝詩選》，頁121。

98 

99 

14 100 

101 

15

〈曾參〉

母指纔方嚙，兒痛心不禁。肩薪歸未晚，骨肉至情深。

曾子，名參，字子輿。其母一日有親客至，家貧無具，母嚙其指，參採

薪山中，忽心痛，即負薪歸。跪母問其故，母乃云糧無，嘗初求薪，有

客卒至，母望不歸，乃噬指，即心痛，棄薪馳歸，跪母問其故。母曰：

「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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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6 109 

110

1542
111 

拾桑奉親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王莽末天下大亂，順拾椹，椹桑實也，赤黑

二器盛之。赤眉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黑者甜，赤者

酸。賊知其孝，乃遺米一斗、蹄一隻。

102  Hung Wu,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pl. 4-38.
103  廖奔，〈廣元南宋墓雜劇、大曲石刻考〉，圖7。
104  李獻奇、王麗玲，〈河南洛寧北宋樂重進畫像石棺〉，頁30-39。
105  崔元和等編，《平陽金墓磚雕》，圖266。
106  考古報告無附圖，僅文字敘述：曾參圖—畫面有二人，左側立一老婦人，右手拄龍頭拐杖，左
手指向右側站立之男子，男子前面放乾柴一擔，畫上題「曾參」二字。參王進先、楊林中，〈山
西屯留村金代壁畫墓〉，頁49-50。

10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聞喜縣博物館，〈山西省聞喜縣金代磚雕、壁畫墓〉，頁45，圖版捌-
2。

108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考古研究所，〈山西芮城永樂宮舊址宋德方、潘德沖和“呂祖”墓
發掘簡報〉，圖版捌。

109  廖寶秀，前引書，圖174。
110  同上註，圖174，頁402。
111  建安虞韶輯，熊大木校注，《校正日記大全》，以上圖下文，圖文並置方式繪蔡順拾椹奉親的故
事。收入周蕪、周路、周亮，《建安古版畫》，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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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考古報告無附圖，僅文字敘述：蔡順圖—畫面繪二人，左側一男子拱手作揖，右側一老者坐於
椅上，椅子旁置一竹籃，畫上題「蔡順」二字。參王進先、楊林中，〈山西屯留村金代壁畫
墓〉，頁49-50。

113  崔元和等編，《平陽金墓磚雕》，圖266。
11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考古研究所，〈山西芮城永樂宮舊址宋德方、潘德沖和“呂祖”墓
發掘簡報〉，圖版捌。

115  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總目提要》，頁140。
116  廖寶秀，前引書，圖149。
117  同上註，頁352。

17

112 

4 113 114 

115 

18 116 

117 

舍側井泉水，一朝雙鯉魚，子能知母，婦更孝於姑。

後漢姜詩字仕通，廣□人，事母至孝，心極孝順，妻龐氏奉氏尤謹，其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附流而汲。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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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躍出雙

鯉，常供二母之膳。後人云：姜詩夫婦孝通神，遠汲江流歸老親，誠異

事，每朝況復雙鯉，泉湧生魚。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18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全相二十孝詩選》一卷，題為（元）郭居敬撰，為日本慶長六年鈔本，相
當於明萬曆年間。

119 （清）黃奭輯，《孝經緯》，頁3。
120  王進先、楊林中，〈山西屯留村金代壁畫墓〉，圖16、19、20。
121《明史》，卷一百一，諸王世表二，〈蜀王〉，頁2645：「惠王申鑿定庶三子……成化八年進封，
弘治六年薨。」

122（明）朱申鑿，《惠園睿製集》，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弘治14年（序）刊本攝製，卷十，〈雜著〉。
123《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頁2783。
124  大澤顯浩，〈姜詩─出妻の物語とその變容－〉，頁104-140；大澤顯浩，〈明代出版文化中
「二十四孝」─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頁11-33。

125  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故漳紀年墓葬〉，頁737-743。
126  長治市博物館，王進先、朱曉芳〈山西長治市昌金墓〉，頁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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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黃明蘭、言大中，〈洛陽北宋張君墓畫像石棺〉，頁79-81。
128  漢代畫像磚或畫像石常以題榜的方式來標示特定人物或故事內容，北宋石棺的題榜標示方式可能
來自於畫像磚對歷史人物故事的標示習慣。參李獻奇、王麗玲，〈河南洛寧北宋樂重進畫像石
棺〉，頁30-39。

129  目前所存洪武年間刊刻的《全相二十四孝詩選》只能見到大舜、漢文帝、閩損和曾參四個孝子故
事，據此可以確認一件「宣德款青花三友人物碟」上所描繪為曾參心痛的故事。而有關《全相二
十四孝詩選》中其他的故事題材可能遺失或尚未公開印行，參見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選
集》。

130（明）呂坤，《閨範》，卷三，頁21。
131  劉昕編，《中國古版畫》第4冊，人物卷：教化類，頁277。
132  莊一拂編著，《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三，頁111；（明）陳羆齋，《姜詩躍鯉記》。
133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92。
134  Hu Shih-chang, Chinese Lacquer, No. 10.
135  金維諾主編，《永樂宮壁畫全集》，圖230；T.C. Lai, The Eight Immortals, 24.

127 

128 

129 130 19
131 20

132

(2) 

133 

13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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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137 

Figgess 138 

139 21

140 

Figgess
141 

136  李松，〈純陽殿、重陽殿壁畫的藝術成就〉，頁6。
137  劇本本事最早源自小說《枕中記》，寫呂翁度脫盧生事。金元全真教典籍《純陽帝君妙通記》、
《歷代真仙體道通鑒》等書則把「黃粱一夢」作漢鍾離度脫呂洞賓事。

138  Sir Harry Garner, Chinese Lacquer, pl. 31. 《中國の漆工芸─開館10周年紀念特別展》，pl. 47。
李經澤，〈略談明漆器宣德款真偽〉，pl. 3a。

139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149-151。
140  Jan Wirgin, “Some Chinese Carved Lacquer of the Yuan and Ming Period,” pl. 47.
141  首都博物館編，《首都博物館─二十週年紀念館藏文物擷英》，頁110-111。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一期114

142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56。
143  此幅以樓閣為主，是一幅工整的界畫，山水配景中規中矩，顏色鮮麗而不失雅致，雖標為宋人
《黃鶴樓圖》，就時代風格論當非宋。畫面中，仙山樓閣，遠山交疊，以大片皴染繪山石，水域之
濱，多層樓閣聳立平臺上，從構圖和筆法來看，可能為當時畫院所為。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
員會編輯，《長生的世界：道教繪畫特展圖錄》，圖8說明，頁69。

144（梁）蕭子顯，《南齊書》，卷十五，〈州郡志下〉，頁276。
145（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頁7-8。
146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56。
147《古今事文類聚》：「唐圖經何自而為恁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憩於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
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實乃荀淑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
為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緣之。樓之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窗間，遂相傳曰仙人
呂洞賓所書也。」又《廣陽雜記》：「黃鶴樓中層層奉純陽像，黃鶴仙蹤，乃費文禕事，與呂洞
賓完全無涉。圪蓋費文禕無人知，洞賓則名喧天嚷之故。」參見（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
續編，卷七，頁26-27；（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頁176。

148（明）吳元泰，《全像上洞八仙傳》，萬曆年間余象斗刊本，頁54-56。

142 22

23

143 24

144

145 

146 

147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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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en 149 

150 

151 

152 

153 25

149  Klaus J. Brandt, Chineische Lackarbeiten, pl. 29.
150（明）吳元泰，《全像上洞八仙傳》，頁133-136。
151  此器雖舊題「獻花圖」，但並非獻花給亭內正坐之人，實為描繪韓湘子「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
花」，眾人圍觀的情節。參見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61。

152  有關唐、宋文獻記載韓湘子度韓退之故事可參見：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總目提要》，頁248；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九，頁4-5；（唐）韓若雲，《韓仙傳》，頁610-615；（宋）劉
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九，〈湘子作詩讖文公〉，頁92-94。

15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明代初年瓷器特展目錄》，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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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明）朱有燉，《蟠桃會》，頁8：「〔隔尾〕九天閶闔開黃道，千盤金歲獻壽桃，玉女金童恰來
到，輕裾霧綃，高冠鳳翹，看五色雲霞洞天曉。〔末云〕初春天氣，陽和時節，正是慶壽之期。
……〔感皇恩〕玉節飄飄，翠蓋岧嶢，列朱衣，明玉珮，擁金貂，雲迎金母，籙受三茆，引玄
龜，攜白鹿，舞黃鶴。」

155  朱家溍，《中國漆器全集5─明》，圖3。
156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印，《故宮瓷器錄》，頁133。
157  舊題五代南唐王齊翰〈採芝仙〉，此幅為浙派畫間喜作之題材，五代無此風格，題名有誤。參
《長生的世界：道教繪畫特展圖錄》，頁75，圖17。

158  原題宋人〈畫調鶴採花仙〉，繪峭壁間一女仙結草為衣，手持鏟，有一鶴相隨。另一女仙以樹葉
為裳，雙手攀花欲折。畫中女仙裝扮與明初官用器相似，從畫山石輪廓及斧劈法，用筆剛猛厚
重，且佈局虛實緊湊，時代尚不及宋，屬十四、十五世紀之際，和明初官方用器時間相當。參見
《長生的世界：道教繪畫特展圖錄》，圖16。

159  山西省應縣木塔內曾發現一幅〈採藥圖〉，舊說此為神農氏。參金濤等人編輯，《中國人物畫全
集（上）》，頁196。

160  波士頓美術館館藏一幅元陳月溪〈麻姑仙鶴圖〉，女仙模樣與明初官方用器的女仙相似，被認為
是「麻姑」。參楊振國主編，《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4）》，圖150。

161（明）王圻，《三才圖會》，人物卷十一，〈麻姑仙人〉，頁12。《神仙傳》也有相同的記載，參
葛洪，《神仙傳》，卷三，頁7-12。

154

155 

156 26

157 27
158 159

16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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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余有宋人作毛女四幅，識之者曰此亦錢舜舉筆也。女形甚偉貌多豐艷，

或披翠羽，或遮錦褌，或編瑤草，或掛瓊葉，五彩爛然。有絡鞮者，有

靳角者，有兩兩喘駢趾者。手各有執，為鏟、為筐、為畫卷、為雲母；

肩各有負，為琴、為扇、為書帙、為藥物、為花果；又各有所隨，為

鶴、為鹿、為猿、為狸，逸致洒洒焉。163

164 

Aberdeen City Art Gallery 165 

166 

167 

162（宋）謝翱《晞髮集》，卷二，頁3-4；不著撰人，《紺珠集》，卷二，頁29。
163（明）汪砢玉，《珊瑚網》，卷三十一，頁20-21。
164（明）朱有燉，《瑤池會八仙慶壽》，頁1506。
165  Derek Clifford, Chinese Carved Lacquer, pl. 34.
166（明）朱有燉，《瑤池會八仙慶壽》，頁1520。
167  根津美術館，《明代繪畫と雪舟》，圖15，頁142-143板倉聖哲之圖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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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徐子方，《明雜劇研究》，頁172-173。
169  廖寶秀，前引書，圖148。
170《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字女弄玉，好
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致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只
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參見（漢）劉向，《列仙傳》，卷十，頁10。

171  徐子方，《明雜劇研究》，頁633；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元明
闕名作品》皆著錄，謂明天啟間刻本《花鳥爭奇》卷一收有此劇。

172  廖寶秀，前引書，圖145。
173（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二十九，〈輦〉。
174  Derek Clifford, 1992 ibid., pl. 33; Lacquer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Collector’s Guide, 39.

168 

169 28

170 

171

172 29

173 

Freer Gallery of Art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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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nd Mrs. John D. Rockefeller 3rd 175 

176 30

31

177 

178

32 179

180 

1966

33

175  Sherman E. Lee, 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 pl. 629.
176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中國繪畫史全集－明1》，圖115。
177（晉）葛洪《神仙傳》，卷一，〈廣成子〉，頁1。
178  明朝教坊編演，《廣成子祝壽齊天壽》。
17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漆器特展目錄》，圖28。
180（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六十一，〈天臺二女〉，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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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安奇，〈朱小松「劉阮入天臺」竹雕香薰〉，頁91-92；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
守城夫婦合葬墓〉，頁61-68。

182（明）王圻，《三才圖會》，人物卷十，〈劉晨〉，頁42。
183  莊一拂編著，《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卷四，頁204。
184  同上註，卷六，頁372；（明）王子一，《劉晨、阮肇誤入桃源》，頁63-110。
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雕漆器的故事》，頁22。
186（明）王圻，《三才圖會》，人物卷十一，〈王質〉，頁27。
187  莊一拂編著，《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頁21。
188  明朝教坊編演，《賀昇平群仙祝壽》，頁15-16。
189（明）解縉，《文毅集》，卷六，頁19。

181 182 34

183 

184

185 35

36

186

187 

188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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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 

191 

2. 

190  林莉娜，〈明宣宗之生平藝術與其書畫藝術〉，頁72-75；林莉娜，〈詩情畫意─中國繪畫之特
殊藝術形式〉，頁103。

191（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三，〈萬綠枝頭紅一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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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單國強，〈明代宮廷繪畫概述〉，頁52-79。
193  石守謙，〈明代繪畫中的帝王品味〉，頁233-234。
194  單國強，〈明代宮廷繪畫概述〉，頁55。
195（明）徐沁，《明畫錄》，頁38-39。
196  同上註，頁38。
197《（萬曆）大明會典》，卷九十一，頁1-2。
198  Song Hou-mei, “Liu Jun, the Great Master of Figure Painting in the Ming Court,” 65-78；單國
強，〈明代宮廷繪畫概述〉，頁52。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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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0 

201 

3. 

(1) 

202 

上命畫古孝行及其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

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

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上曰：「富貴易驕，艱難

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

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203

199（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五，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頁340-341。
200（明）李開先，《中麓畫品》，頁62-63。
201  此分類參見單國強，〈明代宮廷繪畫概述〉，《古書畫論集》，頁52-79。
202《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一，洪武元年三月戊申條，頁7。
20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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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明太宗寶訓》，卷四，頁263。
205（明）朱瞻基（宣宗），《五倫書》，卷六，頁16-17。
206（明）不著撰人，《洪武禮制》，明初刊本。
207（明）朱有燉，《八仙慶壽》，收錄於《奢摩他室曲叢》雜劇之屬《誠齋樂府》，據宣德憲藩本校印。

204 

205 

206

(2) 

207 

Figgess

Linden



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紋的意涵 125

208 

209 

4. 

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為古今之冠，如宣窯品最貴，近

208《（萬曆）大明會典》，卷七十三，頁25：「春滿雕盤獻玉桃，葭管動，日輪高，熹微霽色，遙映
袞龍袍。」

209（明）解縉，《文毅集》，卷六，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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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玩具〉，頁653。
211  曾永義，〈明代帝王與戲曲〉，頁1-23。
212《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頁1820。
213  徐子方，《明雜劇研究》，頁1-10。
214（明）李開先，《李開先集》（上），頁370。
215  曾永義，前引文，頁21。

日又貴成窯，出宣窯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狾掙歜，宜其精工如

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鬥雞、百鳥及人物故

事……。210

211 

212 

213 

21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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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後人

民倡優粧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

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

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初

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者，全家殺了。」此

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謂頓挫奸頑者。後一切遵行律誥，湯

網恢恢矣。216

217 218 

216（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國初榜文〉，頁347-348。
217《（萬曆）大明會典》，卷一百九十四，頁1-2。
218  同上註，卷一百九十四，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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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明）戴金編，《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二十二，頁546。永樂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220《明英宗實錄》，卷四十九，正統三年十二月丙寅條，頁4下。
221  廖寶秀曾以傳世宣德官窯─包括海外公私博物館所藏，以及景德鎮明御窯遺址出土的瓷片進行
排比，論證宣德官窯器的豐富特色─豐富器型、釉彩、一元多式的豐富技法─及同一器型，多
種釉彩裝飾；同一紋飾，多種器型，以及豐富的成形工藝、款識佈局和紋飾。有關宣德官窯器豐
富性可參見廖寶秀文之圖版範例。廖寶秀，〈宣德官窯器豐富性之研究（上）、（下）〉，16卷1
期，頁87-154+左5-6；16卷2期，頁109-172+左5-6。

222  Harry M. Garner, “Two Chinese Carved Lacquer Box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41-50.

223（明）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頁83-84。
224  劉新園，前引書，1995。
225  陳芳妹，《戴進研究》，頁19-25，〈明初畫院的特質〉。文中引邱濬詩：「仁智殿前開畫院，歲
費鵝溪千匹絹。」說明仁智殿設有明人自言的「畫院」，但其實畫工所聚，仁智殿僅為其中一端
而已。

226（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內府衙門執掌〉，頁103。

219 

220 

221 

Harry Garner

222

22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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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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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s of Early Ming Official Wares
Decorated with Human Figures

Hsieh Yü-chen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ose of the Yüan dynasty, objects from the early Ming were

rarely decorated with images of human figures. Scholars typically attribute this

dearth to a ban on figural décor put in place by the Hung-wu emperor. Yet this

conclusion deserves reexamination, for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early Ming objects

decorated in this manner do in fact survive.

This paper reconsiders the impact of Hung-wu’s ban. By examining three

thematic sources for the figural décor found on official wares – specifically poetry,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moral education – the author off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official attitudes toward figural décor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persistence. The

essay also briefly tre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corative designs of official

wares and the Ming painting academy. (Edi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early Ming, official wares, figural décor, ritual system,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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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沐英墓（1392）青花蕭何月下追韓
信圖梅瓶　南京市博物館藏　
摘自《世界陶磁全集13 遼金元》，
圖201。

圖3 明宣德　宣德款青花蕉葉題詩仕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宣德　宣德款秋夕詩意圖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明宣德　宣德款青花庭園仕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宣德　宣德款青花白鷺黃鸝蟋蟀罐　
江西陶瓷博物館藏　
摘自〈景德鎮明御廠故址出土瓷器〉，
《文物》1995-12，封面，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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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明宣德宣德款剔紅人物樓閣盤　
摘自《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58。

圖7 周臣〈閒看兒童捉柳花〉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劉俊〈雪夜訪普軸〉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6
明代繪畫》，圖116。

圖9 永樂款剔紅五老圖委角盤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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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明初　攜琴訪友圖剔紅盒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8
漆器》，圖115。

圖10 明初　剔紅垂釣圖兩撞委角方盒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94。

圖12 明永樂　剔紅游歸圖葵瓣式盤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54。

圖13 明永樂　剔紅山水人物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一期146

圖15 曾參心痛版畫　
摘自《全相二十四孝詩選》
（洪武年間閩建書林刊本）

圖16 明宣德　宣德款青花三友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拾椹奉親版畫　
摘自《校正日記大全》（明嘉靖十一年刊劇本），
收錄於《建安古版畫》，頁58。

圖18 宣德款青花仕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明宣德　宣德青花三友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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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閨範》〈龐氏感泉〉
摘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第五輯，卷三，頁21。

圖20 清初刊刻〈湧泉躍鯉〉
摘自《中國古版畫》人物卷：
教化類，頁277。

圖21 剔紅岳陽樓圖方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150。



圖26 明宣德窯青花山水人物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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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明永樂　無款青花仙人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明　安政文《黃鶴樓圖》 上海博物館藏
摘自《中國繪畫全集》明1，圖167。

圖24 （傳）宋人《黃鶴樓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明初　剔紅黃樓圖葵瓣式盤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故宮博物院藏雕漆》，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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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採芝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8 明宣德　宣德款青花吹簫引鳳仕女圖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明宣德　宣德款青花仕女夜遊圖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0 石銳《軒轅問道圖》 摘自《中國繪畫全集》明1，圖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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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明初無款紅劉、阮入天臺圖圓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5 明永樂　剔紅人物圖圓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1
〈廣成子〉版畫　
摘自《三才圖會》
（萬曆三十五年刊
刻影印本），
頁21。

圖34
〈劉晨〉版畫　
摘自《三才圖會》
（萬曆三十五年刊
本影印）人物卷
十，頁41。

圖33
劉、阮入天台
香薰　
1996年上海寶
山縣顧村鎮明
朱守城夫婦合
葬墓　
摘自《文物》，
1980年 4期，
頁91。

圖36
〈王質〉版畫　
摘自《三才圖會》
（萬曆三十五年刊
刻影印本），
頁27。


